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八景”

文化。燕京八景、关中八景、洛阳八景、南

京八景、羊城八景，就连香港，也有香港八

景，年轻点的城市像深圳，也有深圳八景。

无论“老八景”“新八景”，“八景”之谓，

已约定俗成，它以诗画为载体，融合特定

地域的风物景观，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

象。那么，“八景“文化，究竟源自何处，始

于何时？

中华书局《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收

载：“八景之作，始自潇湘。”如果据传统说

法以及新版《辞源》的“潇湘八景”条目，均

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为最权威出处。

《梦溪笔谈·卷十七》载：“度支员外郎宋

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

‘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

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

夕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

北宋画家宋迪《潇湘八景图》便是其

代表作。自湘江上游起，“潇湘

八景”依次为：永州的潇湘夜

雨、衡阳的平沙落雁、南岳衡山

的烟寺晚钟、湘潭昭山的山市

晴岚、长沙橘子洲的江天暮雪、

岳阳湘阴的远浦归帆、岳阳君

山的洞庭秋月，只有渔村夕照

位于沅江流域桃源县的白鳞

洲，与桃花源景区隔江相望。

在长沙大西门外，曾有一

座“八景台”，始建于北宋嘉祐

（1056—1063年）年间，遗址位

于今天橘子洲湘江大桥东引桥

附近。八景台临湘江而立，在

当时绝对称得上文旅策划的顶

流。八景台上摩画着宋迪的

“潇湘八景图“，引来无数文人

墨客登临题咏，盛极一时。米

芾为“潇湘八景”题写组诗，南

宋宁宗皇帝赵扩还用朱红御笔

抄写“潇湘八景”组诗，“潇湘八景”自此声

名远播。元代诗人欧阳玄《登八景台》这

样描述：“山几重兮水几重，晴岚夕照有归

鸿。潇湘八景丹青画，尽在高台指顾中。”

八景台后于清乾隆年间荒废，但遗址尚

存，近年来，长沙民间社会一直有重建八

景台的呼声。

宋迪只是一个开始，此后《潇湘八景

图》被历代画家诉诸丹青，反复摹画，逐渐

成为山水画的经典母题。明代书画家文徵

明一生创作题材最多的也是《潇湘八景

图》，可惜大多数作品都流散海外。

明清时期，大至一城，小至一个氏族

聚落地，也热衷于定义各地的八景，“内

八景”“外八景”“新八景”这些形式多样

的八景称谓，一时间如山花般烂漫开来。

让人疑惑的是，“八景”滥觞所出，为何是

潇湘，而非别处？这与一批文人雅士有关。

屈原行吟湖湘而作《离骚》《九歌》；贾

谊谪居长沙而赋《鵩鸟赋》《吊屈原赋》；李

白、杜甫、韩愈、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

范仲淹、苏轼、秦观、米芾、马致远、李东

阳、文徵明、王夫之、郑板桥……他们或仕

宦或贬谪或游览于此，他们或讴歌潇湘山

水之清绝，或阐发思古之幽情，或书写怀才

不遇之感喟，用生花妙笔为潇湘山水点染

传神。仅《全唐诗》《全宋词》两部合集中，

“潇湘“一词就出现858次之多。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南宋诗人陆游一联佳句，已足见潇湘山水

的魔力。寄情于物，托物言志，显然，潇湘

八景已经超脱了具体物象，对于创作者来

说，潇湘八景的画意诗情，也不只停留在潇

湘山水的视觉写照，而是展现自然、隐逸以

及怡然自得的生命状态。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当下，很多城市已

注重八景的保护或着手复建城市八景，有

的城市为了更贴切城市现貌，积极展开新

八景的评选。不难看出，每个城市心中都

有一个“八景“情结，不论八景在不在。

八景，是一个城市风物景观的审美

凝练，更是时代流转中地域文脉的传承

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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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 年晚秋，青年毛泽东伫立橘子洲

头，以“万山红遍”的壮阔视野、“百舸争

流”的雄浑气魄，写下《沁园春·长沙》。百

年后 2025 年，由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长

沙晚报社承办的《沁园春·长沙》创作 100

周年主题文化活动之“风华正茂”新大众

文艺创作活动前几日结束，这个活动旨在

百年回响中，听时代之问与城市之诗的遥

相呼应，看诗意长沙“全球视野、全民参

与、全城联动、全媒传播”的文学联欢。

       这场文学盛典，不仅吸引了许多名

家，更催生出环卫工人以扫帚为笔写就的

“长沙情诗”、小学生以童真为谱唱出的 

“长沙童谣”等“草根作品”。 重新翻阅参

选作品，我们发现，有诸多方面值得肯定

与推崇。

       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激活，用创新演

绎焕发时代生机。从获奖作品看，这场跨

越时空的诗意对话，既是初心回望，也是

守正创新。邓建华《找北》的“北”，一语双

关，既为地理方向，更为精神隐喻；文中青

年因陷入困境找不着“北”，面对湘江发出

声声叩问，与“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

的场景，形成时空应和；“我，找到北了”，

行文至此，青年完成了从迷茫到振奋的诗

意突围，让红色经典从“历史印记”转化为

“当代生活”。杨学成《向光而行——未来

百年长沙畅想》，以科幻形式，构建了

2125 年长沙图景。作品虽未直接引用原

文本诗句，却根植于其精神土壤：生态之

城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智慧之城中交

通与管理的创新突破，都是“竞自由”的时

代显影。透过两篇作品，我们看到新大众

文艺与经典文本的逻辑关系——经典文

本提供精神基因，新大众文艺创作拓展经

典边界，大众共同参与完成文化接力。

       二是城市叙事的文化认同，用多元视

角织就精神纽带。文化认同是一座城市

发展的精神引擎，也是对外交流的窗口名

片，更是平民大众的心灵归属。众多参选

作品以城市为底色，或记录烟火日常，或

描绘地标建筑，或探寻文化根脉，或展望

美好未来。邹静婵《长沙之夜》以夜为时

空容器，选取多个场景，多角度地呈现了

丰富多彩的长沙夜生活。显然，这些场景

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建起长沙独特

的城市文化。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真切地

感受到长沙人日常生活的生动与温暖。

佘晔《与长沙同行》中“在 912 路公交上沉

睡与思索在湘江边漫步与仰望在橘子洲

凭吊与祈祷”，个人情感与城市空间交汇，暗指城市不仅

是物质的载体，更是青春与梦想、奋斗与成长的情感支

撑。《向光而行——未来百年长沙畅想》将科技创新元素

融入未来生活，突破了长沙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单一标

签，以科技新城新维度拓展了城市认同边界；而“马王堆

汉墓的帛书在光影里苏醒铜官窑龙窑的釉彩于数字中重

塑”则暗示，城市发展并非对历史的全盘否定，而是以技

术为媒介实现文化基因的新旧存续迭代，这样的叙事使

长沙文化认同从“静态保持”转向“动态生长”。

        三是全民创作的价值重构，用开放生态滋养艺术繁

花。新大众文艺创作“无门槛”机制，打破了传统文艺精英

化的壁垒，使创作视角呈现立体多样。陈佳《北正街老口子

的幸福生活》聚焦北正街市井生活，以方言俗语记录家长里

短，摄录民生百态，还原生活温度。黄新生《扫帚写诗：一线

环卫工人的长沙情诗》“扫帚是笔，街道是纸”，以独特的视

角，赋予作品平民化暖意，进阶了全民创作的价值维度。方

竹《一碗烟火的百年风华》以长沙美食为载体，反映时代变

迁、岁月静好，让文化价值活在当下、火在民间。这些作品

印证了新大众文艺创作价值重构的路径，即从精英创作到

市井美学，通过市井物件的人文升华，城市精神成为可品味

的生活日常；从集体代言到个体叙事，通过私人记忆的公共

讲述，城市风貌成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从精神坐标到现实

印记，通过地域表征的当代转换，城市文化成为可投身的社

会实践。这种重构不仅激活了城市文化的当代活力，更让

新大众文艺从“被动表达”走向“自由表达”，从“边缘存在”

走向“舞台中心”，最终实现创作生态的多元化繁荣。

       四是热烈情感的真诚表达，用真我本我回归创作初

心。真诚表达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富有生命力的前提和

根基。本次参选作品，有的描绘新时代的美丽画卷，有的

言说平凡人的幸福生活，没有大开大合的叙事，没有跌宕

起伏的情节，没有粉饰华丽的词藻，却依然感人至深，只

因为是真情流露、是心灵对话。刘炳琪《长沙“花”路》如

一幅城市道路的素描，构图简单质朴，不玩技巧，不作渲

染，像一镜到底地拍摄。作者触摸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的

呼吸，或赞美——天高任鸟飞，城市也会飞；或欢喜——想

起紫薇还有一个名字叫痒痒树我的心，一下子被快乐充

满；或怀念——月色洒在校园也洒在我花白的头上；或直

抒胸臆——人间烟火是另一种盛开……香，真香。毫无

疑问，只有对一座城市怀有无限地眷恋，才会有如此浓烈

的情感交织，也才会有如此直抵人心的力量。冯建武《我

在开慧有丘田(外一首)》呈现了两代人对田地的不同认

知，一方面是父辈的生存艰难；另一方面是“我”的希望与

温暖。两代人的视角碰撞，既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也凸显

了“我”对乡土的致敬。这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的创作路径，让作品真实性与感染力共生共融、相辅相

成。新大众文艺的意义也就在此，既能以个体的叙事承

载真情实感，又能以诚恳的表白引发集体共情。

       重温这场文化盛宴，我们有感动，更有欣慰。这场以文

学为纽带、以城市为舞台的“精神共筑”，是一场新大众文艺

活动的盛大仪式，无论是街头巷尾的普通劳动者，还是朝气

蓬勃的“恰同学少年”，都能在创作中找到文化归属，实现从

文化受众到文化创造的华丽转身；也是一座城市基因的深

度激活，长沙的历史文化、地标风物、现代生活等元素在作

品中交织碰撞，文化记忆得以传承、城市魅力得以彰显、人

文风骨得以展演；更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广阔平台，来自不同

背景、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创作者，在这里交流思想、触发

灵感、展示才情，实现了从“单向传递”到“多向互动”的媒介

再构、从“精英趣味”到“大众共鸣”的意义再造、从“繁荣表

象”到“内容深耕”的文化再育。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个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新

大众文艺创作时代已经走向你我。让我们以轻快的步

伐、昂扬的风姿、纯粹的欢喜，

尽情拥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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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阳光斜照耀冰冷的大地

山在前方冷峻成一座座雕像

草场已经休息

轻盈的雪无声落入冰水的河面

宽阔的大地张嘴迎接着什么

       还没见到马群

却听见越来越近的马蹄声

慢慢地，一群健硕的野马疾驰进我的视线

它们的鬃毛飞扬，背脊好像一字不动

力量在模糊的蹄尖散发

蹄间的干泥块飞扬不停

这是一群真正的野马，数量越来越多

从人们呵护的大野地扔掉了连绵的惊吓

它们奔腾开来，大眼里好像映入了明天碧绿大草原

一股野性的气息直接渗透进我饥饿的腹腔

       我沉浸在李白的风中

       李白在当涂诀别现实的世界
那个位置离我的家乡不过十分钟的高铁车程
都在江边
他步伐有些沉重，路过宣城、池州、铜陵
一路留下洗练的诗篇
和在其他游历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

他留下的诗篇是他最珍惜的风
带着大唐金属和忧伤的风
有侠客和好看女子身影
他的风能够经久不息吹向时代
身体已经不再重要

我在2026年的第二天开始
追看李白大鹏鸟翅膀下的风
历史并不空洞，各色人马依次登场
我并没有关心
只留意到李白和杜甫、高适紧紧拥抱的相会
他们三人打开普通烈酒开怀畅饮
仿佛世界不过是阳光灿烂
遍地鲜花绽放

这是理想啊，温暖的理想
人，何时才能走入这个世界
才能不辜负这个天地

我的泪一定滴在李白的酒杯里
被他一饮而尽
发出“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笑声

冬天里的春天

粉桃花、浅樱花、白梨花
金稻花、黄桂花、异木棉一起赶来
在初冬的一刻，春天冬天揉在一起
人们目瞪口呆，我的心也在高温中开放

       历史有过暖冬的景象
自然的裂缝开开合合
如今花树再次出现在枝头展示特殊的言词
让我仿佛坐在波浪的船上
驶向自然的深海

       在大地，看青山看白云看溪水
能够感受越来越宽的天地
去寻觅生态妩媚的秘密

长沙的冬天，阳光是不需要等待的，

它来得顺溜直接，在天空中投下了一片

明艳。就如这座城的冬天，不缺

漫天的银杏黄，银杏树，该是世界

上最浪漫的一种树了，它张扬着

满树的阳光，在枝头绰约。长沙

城，因为有了这一抹黄色，街角都

有了明媚。

扇形的银杏叶，在地上层层叠叠铺

成了一片金黄。从岳麓山上飘来耀眼的

黄，岳麓古寺飞檐边的古杏，岳麓书院的

满枝金黄，白墙黑瓦中，密密层层的银杏

叶在地上重叠。

树丛下，围了一群人，都在对着天空

比划着，我也向着天空，和银杏树比个

“心”，圈出一个完整饱满的弧线。可我

的手臂太短了，我的身躯太小，在这棵数

百年寒来暑往的巨树面前，一切都显得

局促。风，在此刻拂过我的脸庞，整棵树

仿佛在回应我的生命。那万千把金色的

小扇子，飒飒地摇动起来，漫天的阳光像

一群蝴蝶，扑棱棱地飞旋而下。一片，两

片，无数片，带着阳光的微温。

走在街角和公园，总能和这一片金

黄相遇。银杏叶在阳光下流淌，折射出

粼粼的金光。纪德说过：“在佛罗伦萨，

人们出售玫瑰：整座城市有好些天都散

发着芳香。”在这个暖冬，长沙城有了银

杏，纷纷扬扬，蹁跹而下，在空中划出无

数道金色的弧线，日子也多了一些明亮。

 银杏叶是冬天的铃声，它“叮当”作

响，唤醒阳光，有了这一片片金色的点

缀，整个城市都镀上浪漫金色。走在后

街，站在银杏树下，不一会儿，树下便铺

就了一层厚厚的地毯，松软，灿烂，踩上

去有窸窣的脆响。

在大学的旧墙根下，甚至在某个不

经意的街角，你都会与那一树树辉煌不

期而遇。窗棱中看去，银杏叶的黄衬托

着褐色的树干，犹如披上一件黄衣服，沉

睡千年的生命力，都在此刻缤纷。它们

仿佛是将积攒了三季的阳光与月辉，浓

缩在了这最后的日子里，那是一种怎样

的黄。

“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

功。”银杏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又名“公

孙树”，寓意“公种而孙得食”，以寿命长

著称。遥想两亿多年前，它在世间绽放

光芒，在单调的季节，落下了漫山遍野的

黄金雨。洗心禅寺的两棵古杏，生长在

古 寺 的 庭 院

里，一到冬天，

便有了飞舞的

银杏叶，它们在

晨钟暮鼓中沉醉。

这 个 世 界 上 ，没

有两片银杏叶会是一

样的，每一片叶子的

脉 络 都 是 新 鲜

的，新奇的，在

宇 宙 天 地 中 俯

仰 生 息 。 这 一

抹黄色，是长沙

冬 日 调 色 盘 上

点 睛 的 一 笔 。

它让这座骨子里带着辣

椒般刚烈与湘江般奔放

的城市，在冬季有了更多的明媚与

诗意。百年前，在湘江畔“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或许也曾在一场

这样的银杏雨中走过。这片黄，与湘江

碧透的绿和层林尽染的红，交相辉映。

今天，我们和银杏

树比个“心”，奔赴

一场冬天的明媚。

 到城里工作稳定后，我便

把在老家读书的女儿接了过

来。当时，妻子还在老家工作，

为了小孩有人照顾，母亲便跟

着一起过来了。父亲原来在老

家市内的建筑工地上装模，每

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如

果留在老家，生活也挺不方便。

于是和他们商量之后，也跟着

一起来到城里。

女儿有母亲照顾，父亲就

闲了下来。原以为空闲下来的

父亲会过得比过去舒坦。哪承

想，忙碌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一

点也闲不住，总想找点事情来

做，便在河对岸的一个小区找

了份保安的工作。

父亲做保安的小区，就在桥西不远

处，和我家不远，走路大概十五分钟，骑

自行车的话十分钟足够了。这样也好，

一来父亲有了事做，孤寂的心可以被工

作填满；二来这样的距离，也方便随时照

顾家里。

一天回家，我发现家里多了个鱼缸，

鱼缸里有几条金鱼，正在自由自在地吐泡

泡。我问父亲，这鱼缸和金鱼哪来的？父

亲笑了笑说，今天帮一个业主搬家，他说

东西太多了，带不走，就送给了我，我看平

常可可（我女儿的名字）也想养鱼，正好可

以送给她。

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心中完全没

有宠物的概念，在他们的眼中，牛啊、鸡

啊、鸭啊、鱼啊……都是养牲而已，喂猪是

用来当年猪杀的，喂牛是用来犁田的，喂

鸡喂鸭是用来吃的，哪里会像城里人一样

把养牲当宝贝养呢？再说，他们那时连养

活自己、养活家庭都费神，每天把心思都

花在了田土上，花在了养家糊口上，哪有

时间照顾小动物！

现在，父亲开始养起金鱼来了，我有

点担心，这金鱼活得过明天么？

没想到，父亲自从养上金鱼之后，他

的心思不仅挂在孙女身上，也额外留了一

份给那些金鱼。他去市场买了饲料，每天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喂金鱼；下班回家

第一件事，也是看金鱼饿不饿；过几天，鱼

缸的水浊了，又马上忙着换水。

原来鱼缸里只有三条金鱼，没过多

久，就变得更加热闹了，父亲不知又从哪

弄来两条鲫鱼和一条泥鳅。金鱼、

鲫鱼、泥鳅，这下小小的鱼缸里怕是

要上演“三国杀”了！

好在金鱼、鲫鱼、泥鳅都是性情温顺

之物，彼此相安无事，只有在父亲投食的

时候，鱼儿们偶尔来了个亲密接触，随即

又各自游开了，仿佛一个个害羞的小姑

娘。自从有了这缸鱼以后，每当我们回

老家的时候，父亲的心就多了一份牵挂。

在出发之前，他必定给鱼儿喂得饱饱的；

到了路上，又念叨着当时一起带回来就

好了；回到老家之后，又会时不时地谈起

留在城里的鱼儿。真是拳拳之心，念兹

在兹。    

女儿故意调皮地跟爷爷说：“鱼儿要

饿死了！”“说什么傻话，鱼儿们都好好

的！”父亲佯装训斥女儿。但我明显可以

看到，他眉头紧皱，似乎也在为金鱼、鲫鱼

和泥鳅的生命担忧。

好不容易回来了，父亲第一件事就是

去看鱼缸，鱼儿看到有人来了，也都争先

恐后地游向玻璃，嘴巴一张一翕地，一副

嗷嗷待哺的样子。父亲往缸里撒了一把

饲料，心满意足地看着鱼儿们抢食，脸上

洋溢着笑容。

在父亲的照料下，金鱼和鲫鱼明显大

了一圈，特别是那条泥鳅，吃得肥肥的，修

颀而又柔软的身段，在水中丝滑地游来游

去，活脱脱一条小金龙。至此，我原来的

担心明显多余了。

鱼缸的水隔三差五地就混浊了，全是

那条泥鳅惹的祸。母亲看着肉嘟嘟的泥

鳅，对父亲说，哪天再买些泥鳅来，一起吃

了算了，免得经常换水。

父亲没有响应母亲的建议，依旧是每

天上下班就关心他的鱼缸。后来，祖父老

年痴呆症犯了，父亲便辞掉保安的工作，

回到乡下老家去照顾他，喂鱼的事，自然

就落到了母亲的身上。

母亲为了防止鱼儿多吃多拉，延长水

缸的清澈，每天只喂一次。女儿见了，就

跟爷爷打电话告状说：“爷爷，爷爷，鱼儿

要饿死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知道，女儿是惦念着爷爷了，以此

为借口。可父亲何曾

不惦念着这五条鱼儿

呢，只是他有更重要的

事要做罢了！

“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水里。”并不尽然，水边的

苇花也藏着有。

饭后，去靳江河边走走。无风，阳光很暖，毛

绒绒地贴在人身上。不经意间，我的目光落在水

边的一丛芦苇上。靳江水西来，水波不兴，像一匹

绿色的绸缎——这比拟很是俗气，但我想不到更

好的了。有一年汛期过后，我曾沿靳江西岸溯流

而上，更近地去靠近它的源头，想探求这条古时叫

“瓦官水”的河流的更多秘密，但我终究未能有所

获。靳江源于湘乡，经宁乡，过湘潭，由含浦入岳

麓，由山涧到小溪，渐成气象，到含浦已是一条宽

数十米的江河。 江河之路，像极了人生，可以引

起许多联想， 此时，我的思绪却并不在靳江，而专

注在这一丛芦苇及它盛开的芦花上。

不多，三五株，密密挨在一起。

像雪，蓝蓝的江水衬着，洁白而晶莹。

相对于江边昂着头的树，相对于

江边连绵不断的野草，它显得孤单、弱

小。兀自的洁白，却又如此夺目。没

有纷飞起漫天的白雪，只如一簇浪花，

独自地、坚定地翻涌在蓝色的水岸。

芦花如海的时节，我曾去过洞庭湖腹地的芦

苇场。站在一个叫天星洲的洲上，我不敢睁眼，我

怕点燃一洲芦花。我也不敢闭眼，我怕淹溺在茫

茫飞雪的世界里。芦苇，这株从《诗经》中走来的

古老植物，一进秋冬，就一点点、一株株、一片片，铺

开无边无垠的花白。天星洲也是它的领土。记得

这一天，还起了风，整个湖洲白浪翻转，恍然间，我

不知道是在洲上，还是在海中。现在，完全不一

样，有芦花，但不成片。洁白晶莹，但没有漫山遍

野的花白。靳江河边这丛小小的芦林几朵小小的

白花，只是悄悄地、静静地站在我的眼前，告知我

它的真实而独立的存在。

也起了点风，水波轻荡，后面的水纹水薄薄

地温柔地覆盖过前面的水纹，向岸边移动。芦

秆轻轻晃动起来，芦花便在这种晃动中，打开它

妙曼的洁白。

忽然想到，人之最终归之于天地，正如江河

归海。有人将一生流淌成河，也有人将自己站

成河边的树，或开成河边的花。生命有无数种

存在方式，也有无数种色彩——做一朵芦花也

不能怪有什么不好，不求大红，也不求大绿，就

这样干干净净地、独立地，

“白”上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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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上这一场

            

高汉武

一群野马在大地驰骋
（外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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